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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题材一直是天津作家情有独
钟的书写领域，天津的工业文学流脉
源远流长。新中国成立之后，孙犁主
持《天津日报》副刊期间，开始倡导工
人写作。在新时期文学中，蒋子龙、
肖克凡等均有代表性作品闻名全
国。近年来，以工业文学创作而为大家所瞩目的则有武歆
为代表。他先后出版了《三条石》《赶路》《师傅》三部作品，
采用不同体裁表现天津工业文化，书写出新时代的津味儿工
业文学。
在天津，许多工业文学的作者都有切身的工厂经历。这

种体验绝非蜻蜓点水式的到此一游，而是刻骨铭心的生命
体验。他们许多人都曾将最好的年华献给了工业建设，武歆
也不例外。高考落榜后，18岁的武歆进入工厂，作为一名铆
工工作了6年。这6年在他的生命中刻下了深刻的烙印，也成
为他日后工业文学创作用之不竭的富矿。他曾说：“我要用更
多文学体裁来表现工人的精神气质，借以抒发我内心深处挥
之不去的‘工人情结’。”（《“工人情结”与我的写作》）数十年的
写作生涯中，他再三回顾，从各种角度深耕工业文化。从切身

体验到文字书写，中间间隔着作者的想象与创造。随着时间
的推移和现代科技的变革，当沉重的工业劳动方式逐渐远去，
过往的痛苦体验逐渐变得轻盈。他的创作，最终在个人和社
会怀旧思潮的双重影响下，成为记录过往工业文明与天津地
域文化的华美篇章。
回顾武歆早期的工业文学写作，最初集中在中短篇小说，

比如《天车》《风砂轮》《抓贼》等作品，揭示出相对单调的工厂
劳动对个体的异化，描摹了工厂中微妙的权力关系与人情世
故，展现了工厂改革中个体面临的种种困境。篇幅限制使得
这些作品常常只能表现工人生活的某些横截面。而近年来，
随着写作功力的日益深厚，武歆在工业文学领域已然做好了
充分的创作准备。他不再满足于揭示时代漩涡中小我人性的
渐变，而是将创作的中心点从小我转移到了大我。从纵向的
维度来看，这些作品偏爱以个体的成长经历串联起时代社会
的变迁。比如长篇小说《赶路》，通过小人物纪洪寿的人生经
历，以其职业身份从农民—鞋匠—工人的变化，间接揭示出近
百年来天津工业发展的脉络；而横向维度上，作者则着力挖掘
天津地域的文化底蕴。跟随着主人公的活动轨迹，通过细致
描写其日常生活中的衣食住行，天津的人文景观、民风民俗甚
至方言俚语等都自然地铺展开来。经纬交错、绵密细致的书
写，使作品整体呈现出厚重的史诗特质。
武歆的工业书写，尤其是散文集《师傅》，为津味儿奇人

增添了一个新的谱系——工人形象。工业文化，是现代文
明的产物，大机器生产、流水线的运转都要求工人必须遵守
严格的秩序与管理。传统的工人形象叙事中，人多被书
写为依附于机器的劳动者。他们被迫适应机器运转的节
律，忍受沉重的体力劳动，甚而自身似乎也被异化成了机器
的一部分。而武歆笔下的工人师傅，骨子里更像是工匠。
以往津味儿文学中的许多奇人形象其实大都属于传统工匠
的范畴。随着社会的发展进步，工匠包含的门类虽然有所
变化，但其内在追求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却一脉相承。散
文集《师傅》中，武歆就为读者塑造了一群“驯服”现代机器
的奇人。他们熟练掌握了各种机器的精密规律，工作中仿佛
庖丁解牛一般神乎其技。这些工人师傅堪称现代版的奇
人。他们推崇技术，不仅胜任本职工作，更是心灵手巧，擅
长利用各种废弃材料制作生活用具。他们饱含创造的激
情，用勤劳的双手和踏实的劳动去创造属于自己的美好生
活。尽管时代的车轮滚滚向前，但历史的尘埃掩盖不住这
片土地培育出的熠熠群星。武歆的深情书写，使这些工人
形象和他们的技艺都鲜活地留在了人们心中。
对文学来说，趣味是衡量作品艺术水平的一个重要标准，

而地方色彩是构成文本趣味的一种重要方式。当武歆将天津
地域文化浸润到其工业书写的方方面面，这些工人师傅的形
象生发出了特有的津味儿底蕴，散发出迷人的光辉。地方色
彩并不一定意味着狭隘，生动细腻的区域书写往往更能以小
见大，于普遍性中让人们看到人类文明的丰富多彩。

位于喀斯特峭壁之上的悬崖书店、可俯瞰

怒江大峡谷的山顶书店、与公园景观融为一

体的汉代风格书楼……近年来，一批镶嵌在

自然山水与城市风景中的书店频频出圈，它

们打破阅读空间与自然景观的界限，让书香

与山水相逢、诗意与远方相融，成为文旅融合

的新风景。

“书店+风景”模式，可以说是文旅行业

提质升级与全民阅读推广

的双向奔赴。对文旅行业

而言，它较好地填补了景

区文化业态的空白，为自

然景观注入了人文底蕴，

便于游客从“走马观花”转

向“深度体验”。对全民阅

读来说，它拓展了阅读场景

的边界，让阅读不再局限于

传统实体书店室内，而是融

入旅途、亲近自然。游客在

湖光山色中捧卷，在历史文

脉里品读，身体与心灵同时

得到滋养，阅读的疗愈感与

沉浸感倍增，也让“读万卷

书，行万里路”的理念有了更

鲜活的实践载体。

“书店+风景”的模式，

令人向往，却也有着一些发

展隐忧。比如，景区书店多依赖旅游旺季，淡

季客流稀少，加之偏远景区物流、运维成本较

高，盈利压力极大。再如，部分书店盲目模仿

“网红”设计，缺乏在地文化内核，难免陷入“千

店一面”的困境，容易沦为单纯的“打卡点”，难

以形成可持续的商业模式。

让“长”在风景里的书店好景长在，或许更

需在差异化、融合化上精准发力，破解发展难

题。首先要深耕在地文化，打造差异化核心

竞争力。因地制宜挖掘本土文化，是景区书

店避免同质化的一个关键所在。建筑设计

上，可与自然景观、地域文化深度融合，如云

南省怒江大峡谷的一家书店以傈僳族弩弓为

灵感设计造型，海岱楼钟书阁凸显汉代风韵，

让书店本身就成为一种文化符号。内容运营

上，可聚焦本土特色，设立地方文献专区、本土

作家专柜，收集整理民族文化、地域历史相关书

籍，让游客通过书籍读懂当地故事。业态创新

上，可将非遗体验、民俗展演、文创开发与阅读

相结合，让文化可触、可感、可带走。

其次要创新运营模式，构建多元融合生态。

书店可转变“售书为主”的传统思路，相关管理部

门可拓展“书店+”模式打造复合型文旅空间。一

方面，联动景区、文化机构、文

旅部门，共建文旅生态，如联

合旅行社开发“阅读+研学”

线路，与非遗工坊合作推出

体验活动，形成“阅读—体验

—旅游”的闭环。另一方面，

也可以打造专属文化产品，

开发衍生产品与服务，从“卖

书”转向“经营文化”，通过主

题活动、线上传播等方式，提

升书店的文化辐射力与商业

价值。同时，还可以借助数字

化手段，打造线上线下融合的

体验场景，打破时空限制，扩大

书店的影响力。

需要指出的是，景区书店

的长远发展，离不开多方合

力。相关政府部门可以出台

扶持政策，在场地租赁、税收

减免、文化补贴等方面给予支持，降低书店运营

成本。文旅部门可将书店纳入景区整体规划，

统筹做好客流引导、宣传推广工作。书店运营

方则可与景区深度绑定，共享资源、共拓市场，

将书店融入景区游览线路，成为游客歇脚、体验、

消费的重要场所。

山川为卷，书香为墨。“长”在风景里的书店是

文旅融合的诗意探索，也是全民阅读的生动实践。

唯有扎根本土、守正创新、

协同共进，才能让这些风

景中的文化空间，既成为

游客旅途中的诗意栖息

地，也成为传承文化、滋养

心灵的长久地标，借此助

力“诗与远方”永不落幕。

天津市区离我家最近的湿地公园，想来应该
是桥园。公园于2008年10月正式建成开放，曾
在西班牙巴塞罗那世界建筑节上荣获全球最佳
景观奖，为我们的城市留下了一抹值得骄傲的
生态荣光。
而在我心中，它的意义远不止一座公园那

么简单。
每至春风回暖、草木萌动之际，我总要择闲

前来一游。若不然，总觉辜负了一年中最好的光
景，更辜负了这片与我半生牵系、血脉
相连的土地。这里曾是军营靶场，承
载着我与战友们瞄准十环、历练精兵
的抱负；那座山体高处，也留存着三十
年前我与战友们筑台垒土、挥汗劳作
的印记。当年此地，不闻花香，唯有阵
阵枪声；不见游船，放眼可见靶台。岁
月流转，枪声远去，昔日的荒洼靶场，
化作今日满目清嘉。
因此，春日赴桥园，于我从不是一

次寻常踏青，而是一场藏于心底、经年
不改的约定。春至不误期，我亦不相
负。我赴的是春光，更是回望那段不
曾褪色的青春岁月。
入园即见一泓“7”字形水域，水天一色，澄澈

明净。
清澈的水面之下，红鲤、金鲤悠然潜游，动静

相宜。它们时而吐泡衔波，似与春光低语；时而
穿游于水草之间，搅起细碎涟漪，缓缓漾开，复又
归于平静。偶有野鸭携雏逐波而行，从容自若，
仿佛这一湖春色本就是它们的天地。幼鸭紧随
其后，或振翅试水，或俯身觅食，憨态可掬，一派
天然野趣。
湖面之上，脚踏游船轻缓划过，桨板翻起晶

莹水花。船上孩童笑语清脆，随风飘向远方，与
岸畔吉姆乐园的欢腾之声交织相融，汇成一曲生
机盎然的春日乐章。伫立岸边凝望，恍惚间会觉
时光交错——三十年前，我们亦有属于自己的
“乐园”，那是烈日下的靶场，最大的欢喜，是争先
捡拾一枚枚滚烫的弹壳。
移目岸上，又是一派蓬勃生机。
芳草初生，绿意渐浓，低洼湿地间，蒲草与芦

苇已抽新芽。亲水平台伸至水中央，悠闲的老人

在此舒展身心，偶闻一曲高歌，尽享春日闲适。
绿地之间，平枝梅与刺梅悄然抽枝，含蓄而坚
韧；迎春花、连翘次第绽放，一片灿黄肆意铺
展，明艳动人；桃、杏、梨花相继盛开，粉白交错，
层叠如云，空气中浮动着清润花香，深吸一口，心
神皆畅。
吉姆乐园内热闹非常。临水而设的激流勇

进、依杨柳而建的攀岩、登高等项目，不时传来孩
童们略带紧张却满含欢快的呼喊；碰碰车往来穿
梭，碰撞声与欢笑声此起彼伏。喧闹之中，几株

玉兰静然绽放，洁白粉嫩，清雅自持，与园内丘峦
相映，一动一静，自成风韵。
沿小山拾级而上，路旁灌木嫩枝轻摇，似迎客

来。行至开阔处，成片海棠迎面而入眼中，红粉相
间，含苞与盛放交错，一树树、一簇簇竞相舒展，将
一冬积蓄的生机尽数迸发出来。立于花下，阳光
穿枝拂瓣，落影斑驳，令人沉醉。回望当年，此处
尚是荒坡野地，而今繁花满径，不得不叹，时光最
是无声，却亦最是神奇。

一路行至南门区域，迎面即是月
季花广场。老人孩童各得其所：有人
轮滑穿梭，有人推童车闲行，有人驻
足赏花，有人静沐暖阳，在春风里安
放身心。

行至终点，登上那座红色铁质观
景桥。桥体分布于园东、南两侧，高台
与廊道相连，形如长城烽台，连绵有
致，气势自生。凭栏远眺，园内外的景
致尽收眼底：西侧高架桥如长龙卧波，
车流疾驶；湖水如镜，花木如画，游人
或漫步或嬉游，皆成画中景致。春风
拂面，携花香与笑语而来，令人胸臆舒
展，烦忧尽散。

伫立良久，心中不免念及旧日战友。若他们
也能重临此地，看见这片曾挥洒汗水的土地如今
这般秀美，会是何等心境？大抵也会同我一般，默
然伫立，看春水东流，看繁花满枝，于无言中怀想
当年的青春岁月。
我频频举手机拍照，想把这山水花木、人间

春意一并定格收藏。可我亦明白，有些景致无法
封存——风里的旧忆，土地的蜕变，一名老兵立于
春日，与青春遥遥相望时心底的温热，都只藏在此
刻，藏在此地。

一部残稿寄深情
慕津锋

津派文化的文学表达（四）

武歆：

书写津味儿的工业文学
王云芳

让
风
景
里
的
书
店

好
景
长
在

周
慧
虹

我和桥园有个春约
冯清勇

在中国现代文学馆手稿库珍藏着一件
泛黄的文物，它是楚图南先生生前珍藏的一
部残稿。该稿是闻一多先生生前创作的最
后一部著作，题为《九歌（古剧翻新）》。这部
历经八十载风雨洗礼的手稿，不仅是闻一多
先生文学创作与学术研究的最后绝响，更是
他与挚友楚图南先生深厚情谊的永恒见
证。纸页间流淌的不仅是笔墨书香，更有家
国情怀、文人风骨与生死之交的赤诚。

《九歌（古剧翻新）》的珍贵原貌

《九歌（古剧翻新）》残稿2013年由楚图
南之子楚泽涵先生捐赠给中国现代文学
馆。这部残稿保留了闻一多生前创作、修改
的原始痕迹，每一处笔墨、每一个标注，都诉
说着在那段山河飘摇、动荡颠沛的岁月中，
闻一多先生的文学坚守，极具史料价值与文
物价值。

这份残稿正文共六页，另有一页单独用
毛笔书写着“闻一多同志九歌诗剧手迹”。
虽非完整手稿，却留存了闻一多《九歌（古剧
翻新）》的一些创作内容，字里行间满是作者
对这部作品的重视。

从内容编排来看，手稿篇章清晰可见，
体例规整，兼具文学性与舞台表演性。该稿
共三篇，稿纸为“时代评论22×20=440”红色
竖格纸，第一篇《迎神（序曲）》，共两页，页面
顶部标有“排二十字长”字样，及每段“男音
独唱、女音独唱、合唱”；第二篇《东君》，共两
页，在篇名处标有括号，注“二号字”，页面顶
部同样标注了每个段落演唱的形式“男音独
唱、合唱”；第三篇《云中君》，篇名处同样写
有“二号字”，共两页，演唱形式标注为“女音
合唱、独唱”。从《迎神（序曲）》《东君》《云中
君》可见，闻一多先生是想将《九歌》打造成
一部兼具古典韵味与现代舞台表现力的歌
舞剧，力求让其以全新的艺术形式焕发生
机。《迎神（序曲）》为男女混合演唱，《东君》
则为男声演唱，可尽显雄浑庄重；而《云中
君》为女声演唱，可尽显女性的温柔，三个篇
章在演唱形式上各有不同，显示出闻一多先
生对不同神灵气质的精准把握，以及对舞台
艺术的精湛构思。

手稿虽有删改但字迹工整，演唱形式标
注清晰，表明即使在硝烟弥漫、局势动荡的
岁月里，闻一多先生依旧以极致的严谨与赤
诚对待这部作品。而这份手稿得以保存，与
我国著名作家、书法家楚图南先生有紧密关
联，该稿是两位挚友文学相知、生死相托的
直接见证。

闻一多创作《九歌》的初心与历程

闻一多先生一生致力于古典文学研究

与新诗创作，而《九歌》的改编与创作，是他
学术生涯与文学创作生涯的收官之作，更是
他在民族危亡之际，以文化唤醒民族精神的
深情寄托。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北京大学、清
华大学、南开大学被迫南迁，先后在长沙组建
临时大学，在昆明组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
《闻一多在云南鲜为人知的往事》一文记载，
闻一多先生从长沙至昆明，一路步行。这一
路历经艰辛，他亲眼看到山河破碎、百姓流
离，其内心的家国情怀愈发浓烈。在旅途中，
他接触到西南众多少数民族的独特音乐与艺
术样态。在西南联大任教期间，他继续深耕
古典文学研究，尤其对《楚辞》有着极深的造
诣。《闻一多〈九歌〉手稿：生命的绝唱》一文也
曾提及这段往事：那段时间，他有机会便去云
南各地采风，渐渐便萌生了要将屈原《九歌》
进行“古剧翻新”、改编为现代歌舞剧的想
法。身处抗战洪流之中，闻一多先生深知文
化是民族的根与魂，要想唤醒民众的爱国情
怀，就要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力量。
在昆明，他常带领学生到山区去采风，在那
里，他看到大量极具民族特色的原生态歌舞，
这些艺术形式质朴动人，他深受启发。

1946年5月19日，由闻一多的学生们组
织筹划的极具彝族特色的“圭山彝族音乐舞
踊会”在西南联大草坪举行了预演。整场演
出突出了反对内战、坚持和平的主题，发出
了中国必然新生的时代强音，展示出中华民
族不屈不挠的反抗精神和奋发向上的磅礴
力量。据中共云南省委党史研究室研究人
员的文章记载，演出结束后，闻一多对演出
进行了高度评价：“从这些艺术形象中，我们
认识了这民族的无限丰富的生命力。为什
么要用生活的折磨来消耗它？为什么不让
它给我们的文化增加更多样的光辉？”这次
“圭山彝族音乐舞踊会”让闻一多先生感触
良多，他被彝族原生态歌舞深深吸引，这极
大激发了他对自己构思多年的《九歌》的创
作热情。《闻一多〈九歌〉手稿：生命的绝唱》
一文中曾写到，闻一多在看到民间优秀歌舞
表演者在西南联大的联合演出后，准备在吸
取少数民族音乐、舞蹈等新鲜素材的基础
上，用歌舞剧的形式重新演绎《楚辞》中的
《九歌》。其后，闻一多便全身心投入《九歌
（古剧翻新）》的创作中，他结合自己数十年
的《楚辞》研究成果，既保留原诗的浪漫意境
与文化内核，又力图融入现代舞台艺术的表
现形式，精心设计每一篇章的演唱、合唱形
式，反复打磨词句与排版，力求做到学术严
谨性与艺术观赏性的完美统一。

闻一多与楚图南的生死之交

闻一多与楚图南的交往始于1939年。

1938年年底，闻一多与孙毓棠、陈铨等老师在
西南联大成立了“国立西南联合大学话剧团”，
以排演新式剧目宣传抗日救亡思想。1939年7
月13日，闻一多等人邀请著名戏剧家曹禺先生
来滇交流。7月16日，闻一多等人组织了欢迎
曹禺茶会，还特地邀请了在云南大学任教的楚
图南参加会议并发言。也就是在那次会议
上，二人正式相识。1943年夏秋之时，中共中
央南方局的代表华岗奉命来到昆明，秘密从
事统一战线工作，他积极在知识界和云南各
阶层开展工作。在这期间，华岗同志发起成
立了西南文化研究会，团结各方人士，楚图南
很早便加入其中。闻一多纪念馆朱兴中、蔡
晓霞撰写的文章《闻一多与楚图南》一文中曾
提及，在研究是否邀请闻一多加入时，党内一
些同志有些分歧，有人认为闻一多早年是“新
月派”，他曾信奉过国家主义。到了云南,全
国人民都在积极抗战，他却钻进自己的“小
楼”中，醉心于经史、《楚辞》的研究。像他这
样的人，能和大家走到一起来真心抗战吗？
面对质疑，华岗向大家展示了中共中央南方
局负责人周恩来的亲笔信。周恩来在信中表
明了自己的看法：像闻一多这样的知识分子,
对国民党反动派的腐败是反抗的,他们也在
探索，在找出路，而且他们在学术界、在青年
学生中，还是有广泛的社会联系和影响的，所
以应该争取他们，团结他们。周恩来的意见
启发了众人，大家不再有争执。楚图南按照
组织要求主动加强与闻一多的接触。很快，
闻一多、潘光旦、费孝通、曾昭抡、闻家驷、尚
钺等人先后加入西南文化研究会。研究会每
周召开一次座谈会，正是在不断的交流中，闻
一多与楚图南深深为彼此深厚的学识与共同
的爱国情怀所吸引，成为知己。

西南联大时期，昆明虽是大后方，却也笼
罩在国民党反动派的白色恐怖之下，进步师生
追求民主、反对独裁的呼声，遭到反动派的残
酷打压。闻一多先生毅然投身民主运动，
1944年经吴晗介绍加入中国民主同盟，他以
笔为枪、以言为刃，坚定地站在人民一边，揭
露国民党反动派的独裁统治，成为国统区民
主运动的一面旗帜。在采访楚图南的儿子
楚泽涵教授时，他曾提到楚图南先生与闻一
多先生的交往，两人志趣相投，同样心怀家
国、坚守正义，在昆明共事相处的日子里，他
们常常促膝长谈，谈文学、谈学术、谈国家前
途、谈民族命运，虽也有分歧，有争论、有不
同见解，但彼此欣赏，彼此尊重，逐渐结下了
深厚的友谊。

有一件往事，让楚图南一生难忘。他在
晚年撰写的《纪念战友闻一多》一文中，曾谈及
此事：“一天晚上，当民盟云南支部的组织机构
确定后，朋友们便把为这些组织机构化名刻图
章的工作委托给一多。第二天的清晨，一多就
来到了我家，用颤抖的手，递给我三枚由他自

己设计、连夜赶刻出来的代表民盟云南支部的
‘田省三印’，代表秘书处的‘刘宓’和代表宣传
部的‘杨亦萱印’的石章。我当时望着一多布满
血丝的眼睛，接过了三枚图章，深深地为一多的
忘我精神所感动。”

闻一多先生在创作《九歌（古剧翻新）》时，
或许因楚图南先生学识渊博、眼光独到，便将
自己创作的手稿送给他。在那段黑暗的岁月
里，这部《九歌》手稿成为两人精神共鸣的载
体，既是他们对传统文化的坚守，也是对光明
未来的期盼。

1946年6月底，云南各界人士在昆明发起
万人签名运动，要求和平。昆明的特务拟定了
逮捕、暗杀民盟负责人的名单。李公朴被列为
第一名，闻一多为第二名。7月11日晚，李公朴
外出归途中，于青云街大兴坡遭国民党特务暗
杀，次日凌晨逝世。

李公朴的牺牲激起了云南各界的极大愤
慨。1946年7月15日下午，李公朴先生遇难情
况报告会在云南大学至公堂召开，闻一多与楚
图南不顾个人安危出席。会后，楚图南和闻一
多又去参加了在民主周刊社召开的李公朴被害
事件的记者招待会，他们在会上要求严惩凶手，
以慰民心。记者会结束后，出于安全考虑，楚图
南计划自己先走。楚图南之子楚泽涵在《楚图
南在美国领事馆避难记》一文中写了那天的情
形，楚图南叮嘱好友闻一多在自己离开后稍晚
一点再走，而且他还劝闻一多回家时一定要改
变一下路线，切不可跟以往一样。楚图南走出
民主周刊社后，没有走往常回家的正路，而是拐
进了一家小理发店，进入理发店后迅速从后门
离开，转入小路回到家中。正因为临时改变了
行程路线，楚图南幸运地躲过了特务的暗杀。
而闻一多先生还是按往常的路线回家，在途中，
先生惨遭早已埋伏好的国民党特务枪击，倒在
血泊之中，不幸壮烈牺牲，年仅47岁。

在闻一多纪念馆朱兴中、蔡晓霞撰写的文
章《闻一多与楚图南》一文中曾提及这样一段往
事：闻一多先生牺牲的噩耗传来，楚图南先生悲
痛欲绝，他失去了珍贵的挚友，国家失去了勇敢
的战士。1946年10月4日，楚图南不顾个人风
险，参加了在上海举行的李公朴、闻一多追悼大
会。在大会上，楚图南悲愤交加、饱含深情地讲
述了闻一多先生生平，他为好友闻一多题写了
这样的挽联：时局多艰，悲国士，争民主，求和
平，与奸邪搏斗，不惜一死；风雨如晦，怀故人，
同忧患，共肝胆，遽朋侪摧折，安得勿伤。

闻一多牺牲后，面对好友的手稿，楚图南深
知这份《九歌（古剧翻新）》不仅是一部文学作
品，更是挚友的心血结晶，是挚友未竟的文化
理想。楚图南先生将这份手稿小心翼翼地珍
藏起来，无论时局如何动荡，无论生活如何艰
难，始终细心保管，视若生命，这一藏，便是数
十载春秋。

在其后的岁月中，楚图南一直深深地怀念
着自己的故友闻一多先生，他多次撰文讲述闻
一多先生的故事。1984年，中共中央宣传部批
准在湖北浠水县成立闻一多纪念馆。1988年，
纪念馆希望能请楚图南先生为正在筹建的闻一
多纪念馆题写馆名，楚图南欣然同意。1990
年，闻一多纪念馆收到楚老挥毫泼墨写下的“闻
一多纪念馆”书法作品。

1994年4月11日，楚图南先生在北京安然
离世，享年95岁。楚图南先生离世后，其子楚
泽涵秉承父亲遗愿，将闻一多这份手稿残稿无
偿捐赠给中国现代文学馆。还有几个月就是闻
一多先生牺牲80周年的日子，回望历史，闻一
多先生作为民盟的杰出前辈，用生命践行了为
民主、为人民奋斗的誓言，他的精神，如同红烛
一般，燃尽自身，照亮了中国民主革命的道路；
而楚图南先生用一生的守护，诠释了挚友相知
的赤诚，让这份珍贵的文化遗产得以留存。


